從一個婚禮說起 (約2:1-11)
第一個記號


耶穌小時候有沒有行過神蹟？在對觀福音裡，我們只能夠從拿撒勒村子的村民對耶穌的反應推測。村民叫耶穌將行在迦百農的醫治行在自己的家鄉(路4:23)，似乎他們未見過耶穌行神蹟。約翰福音說，耶穌在迦拿在一個婚宴中將潔淨用的水變成酒，是耶穌的第一個記號，很可能也是指耶穌行的第一個神蹟。對觀福音在耶穌的曠野試探中，魔鬼叫耶穌將石頭變成麵包，似乎假定了耶穌相信變石為餅並非不可能的事，這至少需要耶穌認為自己可以施行神蹟。我們雖然不能肯定迦拿的婚宴發生的時間，跟曠野受試探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，但我們有理由猜測曠野的試探是較早期，因為對觀福音強調試探是緊接發生在洗禮的天顯之後，而約翰作見證的時間卻沒有跟洗禮的時間掛勾，所以可能發生在洗禮之後的一段時間，甚至可能是耶穌在曠野受完試探後回到施洗約翰那裡的時候發生的。

假如以上的推斷正確，即耶穌一直都未在家鄉行過神蹟，而且有可能更是大概在受洗之後才開始有施行神蹟的自覺。這樣，為甚麼耶穌的母親會吩咐佣人聽從耶穌指示的工作呢？(約2:5) 
莫名其妙的對答


耶穌的母親似乎不只是一個被邀的嘉賓。她似乎是第一個知道酒用盡了的人，她能吩咐佣人聽從耶穌的指示。有可能，耶穌的母親是有份負責辦理那宗婚事的人，可能是她的親戚娶親或嫁女，她是協辦婚事的人。當她知道酒用盡了，那她要想辦法。當時的文化下，請了人家來喝喜酒，但酒用盡了，是很失禮的事，會令主人家蒙羞。耶穌的母親遇到了這個難題，可能沒想到辦法，就來找耶穌。這似乎不是因為她期望耶穌行神蹟，因為我們已指出耶穌可能從來都沒有行過神蹟，而耶穌的母親也可能沒有想過耶穌會施行神蹟。她可能只是想耶穌幫忙去買或借一點酒回來解決燃眉之急。但耶穌的回答可以給祂母親這種樂觀的想法嗎？「婦人，我與你有甚麼相干？我的時候還沒有到。」耶穌的說話不算無禮，因為婦人是一個尊稱，但這個尊稱表示距離。耶穌稱呼耶和華為「阿爸父」，那才是親切的稱呼。究竟耶穌為甚麼對母親表現出那種距離呢？在對觀福音和約翰福音裡，我們知道耶穌的家人並不支持他，不信他(可3:21, 31-35，約7:5)。有可能當耶穌開始跟隨施洗約翰的時候，祂的家人已不支持他了，這種關係後來發展成別西卜趕鬼事件中的決裂(可3:21)。

奇怪的是，當耶穌說「你與我何干，我的時候還沒有到」時，他的母親好像沒有覺得耶穌會抽手旁觀，這是一種奇妙的關係。耶穌的母親最後未必知道酒是從那裡來的(除非那舀水的人告訴她)，她可能只會想到耶穌向人討了酒來應急而已。有時候，我們把我們的難題求告我們的神，以為祂一定願意替我們解決問題。怎知卻好像得到一個冷漠的回覆，時候還未到嗎？還要再等嗎？還要等多久？耶穌的母親似乎沒有被冷漠的回答所擊敗，她相信耶穌總會做一點事。她竟然會吩咐佣人要聽從耶穌的吩咐，她不天真，她認識她的兒子，只是她不明白祂。認識一個人的本性，不表示我們能明白他的反應。但因為我們認識他，我們有基礎去信任他。信，是超越認識，也包括了不甚明白。
潔淨用的器皿


猶太人的石缸是盛水作潔淨之用的。潔淨禮不是處理犯罪，而是使人從沾染不潔之物後再度算為潔淨(例如觸摸了不潔之物，親近了月經的女人，男性夢遺，接觸了屍體，等等)。人從市場回來，途中行經的路上，有可能接觸了不潔之物，所以一般人回家後都進行潔淨禮。那時沒有自來水，必要有足夠的潔淨用的水。這些水用盡了又再充滿，充滿後又用盡。大家庭人數眾多，石缸的數目要足夠。這家人有六口石缸，顯示人數不少。舊約聖經裡以利亞先知曾叫寡婦的麵罈和油瓶裡的麵和油都不缺，長用長有(王上17:8-16)。耶穌若只是要供應酒，其實也可以行相似的神蹟叫酒瓶源源不缺，長傾長滿。耶穌卻要利用潔淨的石缸留下一個記號，讓門徒可以看見。

潔淨的水是叫人可以滿足進行禮儀的條件，成為潔淨的人。不潔的人不能親近祭司，因此也不能獻祭。潔淨，是人神復和的必須條件。潔淨不是成聖，只有祭司才能成聖，平民百姓卻可以成為潔淨。潔淨，是要盡力去保持的。但保持卻十分艱難，因此潔淨禮十分重要。它保證人可以有渠道成為潔淨。當人想親近耶和華時，他就想到潔淨禮。這些水卻不能使用免於蒙羞，尤其是當主人家在婚宴中酒用盡了，那種羞愧是難以言說，若耶穌的母親是替主人家辦事的，她也難辭其咎。為甚麼耶穌不用其他的水呢？很可能祂是要人從新的角度來看潔淨的水，這個記號不僅是將水變了酒，更準確的說，是改變了潔淨的水的用途，將這些水成了歡笑的泉源。律法的規範得多時成了人的重擔，正如保羅說，律法本是好的，但我卻是該死的。律法的潔淨禮只能叫人潔淨，但不能使人勝過罪，也不能使人歡笑。耶穌卻使這些水成了缺酒的人可以繼續歡笑的憑據。
背後有人

被蒙在鼓裡並不好受。這個婚宴的主家，或者連酒用盡了也不曉得。他們已把管筵席的重任交了給別人，所以這個酒用盡了的危機或者並未發展到要通知他們。並且或者連管筵席的那一位主管都未發覺酒用盡了，耶穌的母親可能是第一位知道出了問題的人，但她不是第一個知道酒從那裡來的人。有時候，沒有人知道全幅圖畫。我們或者知道別人出了問題，如耶穌的母親，卻未必知道出路要怎樣去走。我們或者只知道別人解決了問題，但我們不知道別人發生了甚麼事。又或我們不知道一個有上好表現的人，原來是有那些料想不到的背景，原來他們曾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。甚至是，有時原來我們自己是牽涉在內而不自知，就如管筵席的那一位。人人的背後都有人，他們有時影響了我們，有時也幫助了我們。神用了這些背後的人，連我們都不知道。
